
故乡的元宵节，是一幅色彩斑斓、喜庆浓烈的油画。故
乡的元宵节永远是火热喜庆的绛红色。

故乡的社火，品类丰富，花色众多，通常由周围好几个村
子共同出人出钱，联合举办，既有办庙会、唱大戏、说书讲古
等在固定场地表演的节目，还有舞龙、舞狮、扭秧歌、划旱船、
跳高跷、耍杂技等沿着预定线路游动表演的节目，故乡谓之

“社火队”。儿时“社火队”一来，父亲就拉着我赶去观看。他
怕我看不到精彩节目，也为了避免我走得太累，就把我扛在
肩头观看，能跟着队伍走好几里。一路下来，父亲累得大汗
淋漓。回想起来，社火队就像一只火红吉祥的游龙，游到哪
里，哪里就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生机勃勃的绿色，是故乡元宵节的重要色调。看过社
火，就该吃元宵了。母亲烹制的翠绿水灵的绿豆沙元宵，
是永难忘怀的童年美味。她先从村口打来适量清洌甘甜的
井水，倒入家乡特产的优质绿豆浸泡三四个小时，入锅用
小火慢慢煮熟后放入白砂糖搅匀，待糖溶化后熄火碾碎成
泥状；再将绿豆泥搓成圆球，装入盘中待用；接着将圆球
放入漏勺，在盛有清水的盆中过一下，放入装有糯米粉的
盆中，平稳地摇晃盆子，使圆球均匀地裹上糯米粉；再将
裹上糯米粉的圆球重新放入漏勺中，在清水中过一下取
出，放入糯米粉中。如此反复，元宵就做好了。与枸杞子
一并入锅煮熟后，就端上来了。

翠绿鲜亮的元宵静卧在热气腾腾的清汤中，火红的枸
杞子点缀其间，清甜醇厚的香气扑鼻而来，刺激着人的味
蕾，引诱着人的食欲，一口咬下去，只觉得香糯绵甜，鲜爽滋
润，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橘黄色，是将元宵节喜庆氛围推向高
潮的关键色调。往往是刚刚放下饭碗，激情洋溢的元宵之夜
就来了。在阵阵欢快的脆响中，橘黄的烟花此起彼伏，如鸣
镝呼啸着刺破夜空，拖着龙蛇般长长的尾迹在空中飞翔。闪
亮的烟花，照亮了村子，也引爆了孩子们撒欢嬉戏的激情。

印象最深的是偷柴烤火。据说，元宵夜的柴火被上苍洒
了灵药，浸着浓浓的喜庆吉祥，有抗病、驱邪、减灾的神奇功
效，在野外烤了能保证一年平安健康，对抗病抗灾能力差的孩
童尤为重要。烟花刚一谢幕，我们这些毛孩子就出动了，到东
家柴垛上偷一捆棉花柴，去西家偷些杨树棒、松树枝。由于各
家都有孩子，大人们对我们的偷柴行为颇为宽容，然后全村的
孩子们都聚在村口打麦场上燃起篝火，载歌载舞做游戏。

我们就在这橘黄的火光与热烈的歌声中一年年长
大，然后又像候鸟般飞向远方。元宵节又到了，故乡那斑斓
的色彩和美丽的往事，又呈现于眼前了。我多想再回到家
乡，再感受感受故园的温度啊！

◆乡风民俗

元宵节的色彩
沈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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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春节前，也就是天把时间吧，挂着全
国各地号牌的车辆，选美般扎堆排列在老家
街巷。乡土，乡情，乡音，衣锦还乡的姑娘、小
伙们摘下口罩，舒畅地呼吸家乡的空气，见面
亲切叫着小名，有的还夸张地喊着绰号，老人
们一旁听着，张着豁牙的嘴乐呵呵的，那些外
地来的新姑爷、小媳妇不明就里，也都陪着一
起笑意盈盈。

接下来的几天，一栋栋老宅里飞出欢歌
笑语，村子里爆竹声声，村村通的乡间道路上
人来车往。年三十，白天忙着挂灯笼、贴对
联、拜年、祭祀；年夜饭上，老少团聚，嚼着家
乡美味，孩子们喝着甘甜饮料，大人们一轮轮
地敬酒，说不尽祝福。氤氲热汽中，大红灯笼
下，朦胧着一张张酒酣耳热的关公脸，除夕的
酒醉解岁月的思念和烦忧；夜里，五彩烟花装
点着夜空，村庄、山峦影影绰绰，爆竹整宿炸
响，天不怕地不怕的看门狗蜷缩在窝里，调皮
的猫猫不知躲到了哪个旮旯。

我常回忆一家老少一起过年的场景。父
母在世时，那时我还在部队。偶尔春节回家，
记年夜饭前，父亲都将他的那头老牛喂得饱
饱的，将堂屋炉火烧得旺旺的，将他的父母、
我的爷爷奶奶的牌位高高供起。吃年夜饭
时，三代同堂，二老端坐上席，我们一群虾兵
蟹将围聚桌前，一向滴酒不沾的父亲，“沾嘴
为是”地接受轮番敬酒，二侄女刘平性格活
泼，敬酒时非要爷爷“感情深一口闷”，看着爷
爷“一口闷”的痛苦样儿，她的两颗虎牙笑成
了獠牙。倒是母亲痛快，她一一回敬我们，兴
致高时还会给“她老头子”救驾。

吃过年夜饭，孩子们结伴串门拜年去了，
我们四兄弟陪着父母聊天，妯娌们收拾碗筷、
忙着大年初一的早餐。父亲算着他的收成，

其实也就是养了两三头猪、收了两三千斤稻
子、几百斤麦子，老黄牛还能耕地犁田，还有
祖上留下的老茶树每年都能摘上几斤新茶。
二老最开心的，还是听我们汇报一年的收获，
还有开年打算。父亲笑眯眯地听，中间插话
或最后总结，说得最多就是“我们是正经人
家，出门在外要做正经人、做正经事”“投胎做
汉子，就要挑得起担子”这两句。

接下来一两天，我们或结伴或分头走亲
访友。再接下来，父亲领着我们巡他的山、
看他的地，脱下外套去拔茶园里的草。再接
下来，年还没过完，至少我的假期还没结
束，父亲就开始催我们外出了，他总唠叨

“没有丰收的田，哪有快乐的年”。他说我们
的“田”都在外面，在他心里，外面的世界
有他儿子的“一亩三分地”，有他孩子的

“责任田”。对于我，他说得直白，我的家在
部队，我的“田地”也在部队。母亲用几块
米糖或一把瓜子作为奖赏，让大孙女带头做
作业，她说过年孩子们都玩疯了，书本都要
还给老师了。

待我们一拨拨地出发了，父亲又开始侍
弄起他的土坷垃，母亲也开始张罗着孵化她
的小鸡小鸭。

人勤春早，大自然春潮涌动。我们在浓
浓年味中享受浓浓亲情，在幸福时光中憧憬
更加幸福的未来。小外甥大年初四就回到公
司，他说新的一年要带领团队敢为、敢闯、敢
干、敢首创，抢抓新机遇，开辟新市场。

兔年春节一晃而过，我们在团聚中祝福
问候，在期待中加油鼓劲。又是天把时间吧，
家乡又恢复了宁静。那些车，满载叮咛嘱托
奔向远方。那些人，已重回各自岗位，正在

“责任田”里播撒新的希望。

◆家园小景

吃了年饭奔“田畈”
刘少勤

去年的5月8日是母亲节，也是母亲离世
整整二十周年，我从骨子里、内心深处呼唤我
的母亲。

母亲陈玉霞，福建省南安县莲塘镇人，原
是中国解放军七十三师二十九团职工。当年
年仅十八岁的她，由组织上介绍年长二十岁
的父亲为妻，八年时间里先后为父亲生下我
们兄弟姊妹五个。为了照顾年幼的孩子，母
亲在父亲劝说下辞职，在家相夫教子，勤俭持
家。1960年代中期，全家从山东聊城随父亲
下放到桐城乡下，由于距福建娘家路远，交通

不便，刚结婚没小孩
时回去一趟，后来一
直都没回去过。在乡
下，由于环境、习俗的
改变，加之语言不通，
母亲吃了很多苦头。
母亲具有乡下人勤劳
朴实善良的作风，也
兼有城市人的和蔼、
大度，对任何人皆彬
彬有礼，常常帮邻居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教他们编织、做面
食等等，家里有些可
口食品也送给邻居品

尝，左右邻居也常常回赠。母亲因家忙没有
时间串门，邻里大嫂大姐常来我家，母亲总是
笑脸相迎，始终如一，平时家里来串门的人很
多，她一概泡茶倒水，热情相待。在乡下十多
年，和邻居没红过脸，建立了一种密不可分、
相互帮助的融洽关系。

我年少不懂事，常欺负邻家小孩，大人带
小孩找上门，母亲用扫帚打我几下，赠些零
食，再三赔不是，让邻家满意而回。母亲能
干，我们兄弟姊妹的衣服都是她自己亲手做，
一针一线，像缝纫机做的，大孩子穿小了，就
改给小一点的孩子穿，邻居们皆夸母亲细心
耐心，孩子们上学时，母亲总是千叮咛万嘱
咐，一定注意安全，路上不要打闹，听老师的
话，每天重复一遍。

母亲五十岁时腿上患上了骨结核症，卧床
七八年，是父亲悉心照顾让母亲站了起来，但
母亲的腿留下了残疾，不能单独行走，到厨房
做事需要扶着墙，生活勉强能自理。但好景不
长，父亲突患脑溢血去世。父亲去世十一年
后，母亲也追随父亲而去，享年六十六岁。

母亲从校门跨入军营，再到下岗，在世
时，我没有好好照顾她。一想到这些，我不禁
眼眶湿润，深深自责，不能为父母分忧，还常
给父母添麻烦。时至今日，这常常是萦绕我
心头的痛。

◆儿女情长

心中的痛
毛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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